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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大佛怎么了
多次“美容”效果不佳

1 月 15 日，太
阳迟迟未出，头一
夜的雨水湿润了整
座凌云山。从远处
眺望，乐山大佛通
体一片黝黑，把身
上大面积的绿色苔
藓映得灰暗，小草
等植物也星星点
点。大佛的轮廓清
晰，脸部和脖子的
底色更白，但是遍
布灰黑色的痕迹，
鼻子黑得格外显
眼。

历史资料显
示，历史上虽经多
次修缮，大佛仍屡
屡“脸花鼻黑”。
大佛最近一次“美
容”是在2019年，
面部经过“蒸汽
法”软化打磨后，
原有的“污垢”消
失不见。然而没过
几个月，“脸花鼻
黑”再度重现。

1月8日，四川
文物局组织全国多
位文保专家召开石
窟保护座谈会，为
乐山大佛“把脉问
诊”。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原副院长
詹长法参加了此次
会议，他认为，大
佛病害反复发作的
根本原因，是没有
解决水害的问题，
这一说法得到与会
专家的一致认同。

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流处，凌云山峰峦峭壁之间，一尊通高

71米的弥勒石佛坐像雕凿其中。

这是拥有 1300 余年历史的乐山大佛，是世界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

像。1996 年，乐山大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

录。大佛头与山齐，脚踏江水，坐镇于浪急水旋的行舟之患处，在越度千

年的时间里，眉目低垂地与乐山城隔江对视。

相关链接

大佛屡屡“脸花鼻黑”

1月 13日，在佛头的平台处，人们纷纷
驻足，观赏着大佛的面容。大佛脸颊上，灰
黑色的斑点东一块西一块，几乎遍布全脸，
额头中间的深黑色三角扫至眉梢，盖过红
色朱砂，延伸至整个鼻子。

除了“脸花鼻黑”，大佛的额头还有多
处长条状裂痕，像伤疤一样，从螺髻底端往
下，直至眉梢，一些细碎裂痕还出现在下
巴、脸颊。至于身体，则通体呈黝黑状。

近些年来，“脸花鼻黑”是游客们对大
佛的直观印象。

一篇名为《乐山大佛“黑鼻子”形成机
理与防治对策》的论文显示，研究人员对大
佛的鼻子进行了取样分析，发现出现“黑鼻
子”的主要因素是微生物的生长、繁衍以及
死亡后的碳化。而大佛鼻子在早期的修缮
中，采用了以木料为骨架，石灰为主体填料
的方式对鼻子进行了再造，木质鼻子更易

滋长微生物。
“水在这里起到了重要作用。”退休文

物专家曾志亮说，“乐山阴雨连绵，岩体表
面容易起潮。”水的长期浸润，为微生物提
供了温床，游客眼中的大佛频频“脸花鼻
黑”，原因便在于此。1981 年，曾志亮开始
在乐山大佛文物保护管理局工作，曾任文
物保护建设科副科长，还担任了 2001 年乐
山大佛修复的总指挥。

与“脸花鼻黑”同样常年存在的，是大
佛通体茂盛的植被。正如 1 月 13 日的大
佛，远远看去，植物从肩部开始变多，绿色
密集地出现在袈裟上方，指缝等岩体的夹
角处，总是堆满了低矮的草，就连两个耳朵
孔里，也有绿色的枝条伸出。

张清智是乐山当地人，“在风景区打零
工，有时是清理大佛，有时是在景区做维
修，做了 10多年。”每年，管委会都会安排他
们为大佛做日常维护工作，“主要是清理杂
草，一年两到三次。”

张清智回忆他去年的一次剪草工作，
那是 2021年的端午节之前，在他的记忆里，

“当时大佛鼻子的颜色已经很深。”
71 米高的位置，张清智扣紧了腰间的

保险带，四肢勾着软梯向下爬。他的任务
是修剪杂草。他手持剪刀伺机而动，看到
比手心还小的杂草，就伸手扯掉，稍大一些
的植被，则用剪刀剪掉，“不然要把大佛的
石头扯坏了。”

顺着软梯下落到大佛腿部，张清智的
耳边传来“呼、呼”的水声。时值丰水期，耳

朵接受了浪石相激的讯息。游客们抬头仰
望的黑色佛身，在张清智眼中，就是一堵黑
色的墙，大片苔藓附着于各处，有时还湿漉
漉的。

在张清智的印象里，10余年来，大佛身
上的草木好像永远剪不完，“每次来，都有 1
米高的小树。”

历史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1914 年，
法国人色伽蓝拍摄的照片里，佛身被藤蔓
包裹，而佛头的口鼻之处，草木破石而
出。

难以清除的草木

《治理乐山大佛的前期研究》中溯源了
近代历次修缮的历史。自 1914 年以来，乐
山大佛先后经过了 8次修缮。

1914年，近代以来大佛的首次修缮，凌
云寺僧人清理了“草丛是眉毛和胡须，树丛
是头发”的大佛表面。

1918 年至 1925 年间，驻防乐山的川军
第八师师长陈洪范为维修乐山大佛，给大
佛做了个“面套”。1925 年年底，乐山被军
阀杨森占据，其部下以大佛为靶子试炮，把
大佛左眼打了一个窟窿。两年后资中居士
捐几百块银元补修大佛，还首次用水泥把

大佛全身刷新。
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的专家陈成宗曾

在上世纪 80 年代参与了对乐山大佛的地
质勘测工作。如今，回想起乐山大佛，已
经步入耄耋之年的陈成宗，依然对大佛存
在的问题烂熟于心，“水害、风化、大佛的
稳定性，生物病害，跟现在没有太大的区
别。”

1962 年至 1963 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乐
山大佛进行首次修缮。据当时组织施工的
县文化馆干部黄高彬回忆，当时便发现大
佛是捶灰面层，而鼻子底部是空的，有 30厘

米深。外面有捶灰，“脸部表层裂缝有指头
宽，左脸残破处露出过红砂岩，嘴、鼻也有
裂缝，有水从里面流出的痕迹，右脚已烂得
不见五趾。”

然而，使用传统捶灰等材料进行修补，
只是暂缓乐山大佛的风化。曾志亮提到，
大佛的修缮层正是容易空鼓、开裂，甚至表
皮剥失的地方。陈成宗赞同了这一说法，

“因为它们长期被水浸润，如果每次都这样
修复，能维持的时间可能都到不了三五
年。”而在张清智的观察里，“非原生的部
位，长苔藓最多。”

屡修不止的大佛

“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乐山大佛
素来有这一美称。远远望去，凌云山峭壁
爬满了绿植，把乐山大佛裹挟其间，大佛始
终是凌云山的一部分。

1月 8日，文保专家齐聚乐山，在四川文
物局的组织下召开石窟保护座谈会，为“脸
花鼻黑”的乐山大佛“把脉问诊”。会议期
间，一行人专程勘查了现场。回想当时的
情景，詹长法说，“要治理大佛，就应该治理
凌云山的整体生态环境。”

记者从参与保护乐山大佛工作的核心

人士处了解到，目前阶段仍需对乐山大佛
的修缮工作进行科学论证，今年将展开对
乐山大佛修缮工作的立项申报工作。

从专家表态看，乐山大佛真正的“大
修”尚需时日。此项目名为“乐山大佛九曲
栈道区域危岩体抢险加固前期勘察研究涉
及项目”，据央视新闻报道，九曲栈道崖壁
脚手架已经全部搭设完成，勘查研究所需
的裂缝计、震动测量仪等勘测仪器都已安
装到位，开始大数据采集工作。

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负责人彭学艺提

到，此次项目将对九曲栈道的数十龛佛教
造像进行石窟式考古。还将对此前发现的
乐山大佛山体裂隙进行科学探测分析。在
详细工程地质勘察和检测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九曲栈道区域危岩体抢险加固方案设
计。

但游客们不知道这些。他们始终瞻仰
着这尊大佛，不能走九曲栈道，就沿着大佛
左侧的通道往返浏览。1月 13日，佛脚的平
台上，岷江的游船上，游客们来来往往，一
切照旧。 据《新京报》

治佛要治整体生态


